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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青 年 时 装 设 计师贾伟

文/张 栋
图/玉 军

一件宽松的大汗衫 、一条发 白 的牛仔裤 ，一双轻便的旅游鞋亲 切质朴
地走在 人 流 中 ，一股 回 归 自 然 的 舒 朗 气 息扑面 而来 ，这就是我 眼 中 的 贾
玮。

贾玮对服装 的悟性大半来 自 天赋 。还是在幼 儿园 的时候 ，自 己就偷偷
用妈妈别在褂褂上的花手绢 ，给心爱 的洋娃娃做了 一条小裙 子和一个小背
心。这两件“作品 ”轰动了整个幼 儿园 ，园 长阿姨还特地给小贾玮戴上了 一
朵大红花 ，直夸她是个心灵手巧的好孩子 。妈妈知道后 ，喜得直抹眼泪 ，逢
人便说 ：“我们玮玮会裁衣服了。”

贾玮对服饰 的钟情最初肇始于 中 学语文课 堂上 。老师津津乐道地叙

述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 ·卡列尼娜在一次家庭舞会上的 出场 ：安娜出人意
外地着一 身深紫 色天鹅绒长裙 ，超凡脱俗出现在众人面前 。听着老师的描
述，贾玮产生了一种莫名 的 冲动 ，这身深 紫色天鹅绒长裙就像梦 中 情人一
样深深镌刻在了她的脑海 中 。

1 987年 ，贾玮考取了西北纺织学院服装设计系 。纺院四年是贾玮人生
和艺术道路上的转折点 ，这四年的经历远远超 出 了时间所能赋予的 内涵 。
她如饥似渴地学 习 ，几乎读遍了学院图书馆所有服饰 、美学方面的书籍 ，她
对知 识 的 获取到 了 近乎 “狂 ”的程度 ，用 她的话说 ：“那时我的黑夜比 白 天
多。”有时 ，创作 的 灵 感 塞得满脑子都是 ，她决定要为这些灵感找一个支
点。于是 ，背起行囊外出旅行成了贾玮必修的功课 。她的足迹遍布边陲小
镇、山 沟村落 、少数民族聚居地 ，她 以至诚至真的心与纯朴的 山 民结交 ，不
停地导 觅着 。这些传统 、自 然 、民族 的服饰文化的精髓触动了她那躁动的
灵感 ，她终于找到了 艺术的归宿 。

贾玮 以 优异的成绩 结束 了 大学生活 ，被分配到纺织进 出 口 公 司 。不
久，她设计的 “遥远之旅”、“乡 村情调 ”时装 ，随公司在美 国 、比利时 、意大利
等国 巡 回 展 出 ，受到 当 地时装界的一致好评 。虽然只有25岁 ，但在她的履
历上 已有值得一提的几笔 ：她先后获得了首届全国 青年时装设计大奖赛优
秀奖 ；全 国 “春之韵 ”金剪大 赛银奖 ；92亚太时装精品展“新人奖”，由 中 国
服装设计研究 中 心主办的《中 国 服饰文化 》还开辟了专栏介绍贾玮的时装
艺术特色 。

几年 的 时装设计实践 ，使贾玮感 到时装作为一种现代艺术 ，离不开商
业的扶持 ，为了 求得事业 的更大发展 ，她只身来到海 口 。在以后一年多 的
时间 里 ，她 以 自 己 的勤奋和独特的 设计风格证明了 她的实力 。她为深圳 、
海口 、三亚 的许多 大酒店 、渡假村和一些到特区发展 的歌星 、演 员设计 、制
作了 一批制服和演 出服 。她设计的 “椰风 ”系列时装在首届海南国际“椰子
节”一亮相 ，立刻征服了琼岛 。一年后 ，她创办了全海 口 第一流的时装公司
——西贝王时装公司 ，她的事业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。

当她走下海 口 至西安航班的舷梯时 ，给我的感觉依然如故 ，只是皮肤
让亚热带的太阳晒黑了些 。

“ 回到西安有种极坦然的感觉。”我注意到贾玮用 了个“回 ”字 。
“ 快讲讲你的奋斗史。”
“ 其实对我来说事业不是全部的生活 内容 ，重要的是心有所依 ，我一直

渴望能象天地间 自 由 飘飞的沙鸥那样 ，无拘无束地生活。”
飘飘何所似 ，天地一沙鸥 。贾玮就是这样一个充满诗意的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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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说 由 尤小 刚 执导 的 百集
电视连续剧 《京都纪事 》前 四 十
集，已 在全 国 120多 家 电 视台 同
时播映 了 。但从播 出 后观众 的
反响来看 ，似乎是贬 多于褒 。好
在此剧 接受 了 《爱你没商 量 》被
“捧 ”杀 的 教训 ，播前未 “自 吹 自
擂”，不然 ，观众又要疾呼 “上 当
受骗 ”了 。

初看 此 剧 ，使 人 感 到 此 剧
在设置家庭 矛盾上有步 《雷雨 》
后尘 之 嫌 ，但 分 明 又 使 人 感 到
“画虎 不成反 类 犬”。尤其是 曾
被誉 为 该剧 “时髦”——老夫少
妻的 故事 ，也使人越看越逆反 ，
时不时就想跳频不看 。据说叶
小桐 的扮演 者 李 媛媛对此 也很
逆反 ，她说 ：“我反正不会嫁给一
个年龄比我大一倍的 男 人 ，跟了
他会熬尽我的青春。”而扮演楚
天舒 的 刘 文 治也不轻松 ，他说 ：
“ 娶一个小媳 妇 倒 满安逸 ，可我
这个人一演搂搂抱抱的 戏 ，就别
扭，要 不 是 老 伴一 再 劝 我放 开
点，我真不知将楚天舒演成什么
样子。”看来 ，由 于编 导乱点鸳

鸯，演 员 都 感
到别 别 扭 扭 ，
观众也 只 好硬
着头皮往下去
看了 。

其次就是剧 中 广告太 多 ，已 使观众 感 到 忍无
可忍 。以 往拍摄 电 视剧 ，为 解 决 经费拉赞助 ，都
是在片头播映广 告 ，或 是片尾缀名 表示感谢 。但
此剧除借 用 电 视剧情 节 反 复 播映赞助 单 位 广 告
之外 ，还常常让剧 中 人物脱离剧情为某些商品大
做广 告 ，什 么 XXX奶 ，XX矿 泉 水 ，XX汽 车
等，常以大幅画面占据整个屏幕，诚如首都一 些
观众所云 ：“烦不烦 ，电 视剧成 了 广 告 剧。”此剧
取材于首都 ，但据说在京播 出 时能硬住头皮看完
前20集 者委 实不 多 ，而能坚持看完40集 者寥寥无
几。笔 者 由 是 多 虑 ：此剧还有没有必要再拍后边
的60集 ？

笔者 于此还想强 调 的 是 ，艺术就是艺术 ，艺
术自 有其 自 身 的规律 。倘想 以 艺术之外 的 某些
东西 （诸 如 广 告 ）来嫁接 ，甚至拼凑 ，只 能亵 渎 艺
术，倒观众 的 胃 口 。故诚劝奢望 以长篇 巨制或拉
几个 明 星就能 引 起轰动效应 的编导们 ，不要低估
当今观众 的鉴赏水平 了 。因 为 ，他们 已 不再是初
进影视大观园 的 “刘姥姥 ”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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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丰毅谈 《霸 王 别 姬 》

文/木 兰

不久 前 《霸 王别 姬 》首 发式暨演 员 与观
众见面会分别 在上海和 北京 举行 ，上海 大 光
明电 影 院的玻璃 门 都被挤碎 了 两扇 ；北京展
览馆剧 场外 ，门 票 已 经炒到 了35元一 张 ，其
盛况可见一斑 。

自《霸王别姬 》轰动 国 际影坛后 ，作为男
主角 的 张 丰 毅 ，一 夜 间 他 的 名 字 传 遍 了 世
界，伴随 而来 的 是片酬 陡 涨 ，片 约 如雪片铺
天盖地 。在赴成都拍片启程之前 ，他接受 了
记者的 采访 。

记者 ：丰毅 ，你现在可 以 说 是世界 瞩 目
的大影星了 ，可是广大影迷和关心你的人对你
的身世知道得太少了 ，你能不能简单谈一下 ？

丰毅 ：我1956年 出 生 ，我父母是河南人 ，
我从小在云南长大 ，所 以我应 该是云 南人 。
1971年我进入云南东 川 市文工 团 ，1978年考
入北京 电 影 学 院表演 系 ，1982年 毕业 。先是
到了 峨嵋 电影 制片厂 ，后来又 去 了 上海 电 影
制片厂 ，现在调 到北京 中 国 青年 艺术剧院 。

记者 ：听 陈凯歌讲 ，你戛 纳 首映式时激
动得哭了 ？

丰毅 ：当 时的 情景实在太让人难 以控制
感情 。影 片还没 结束 ，刚 一 出 现片尾 字幕 ，
观众就全体起 立 ，前 后左右还有楼 上 的 ，几
百双眼睛从各个方 向 看着我们 ，向 我们热烈
鼓掌长达10分钟 ，我们站 在 那 儿 ，眼 睛都不
知道往哪儿 看 了 。在这之 前 有 人 对我们说
过，说 戛 纳 的 观众不会 为 了 礼貌而鼓掌 ，曾
发生过观众用 鸡蛋 和西红柿砸银幕的事 ，因
为片子 “臭”。法 国 方面说 ，这一次观众 自 始
至终 没 有 退场 的 ，而 且起 立 鼓掌 长 达 10分
钟，在戛纳 国 际 电影节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。

记者 ：这 次参加 戛 纳 国 际 电 影 节 ，给你
最深 的感受是什么 ？

丰毅 ：一 部 好 的 电 影 是 没有 国 界 的 ，它
力我们 ，也 就能 感 动所 有 其 他 国 家 的

人，而且他们 全都能理解 ，这
点使我感 到很惊异 。片子 的
拷贝除捷 克 和俄 罗 斯 因 为 经
济困难没钱买 ，其他各国 甚至
一些很 小 的 国 家 也都买 了 。
现在这 部 影 片 已 经被译成十
几种语言在世界各地上映 。

记者 ：在 影 片 中 ，巩俐扮
演的 青 楼女子菊仙和 张 国 荣
扮演的虞姬 ，她们都在爱恋着
你，你是怎样看待这之间 的 复
杂的 关 系 ？

丰毅 ：影片中 的 张 国 荣 ，他是个戏痴 ，痴
得都变态 了 ，他只想和师哥 ，也就是我 ，唱一
辈子 戏 ，一辈子 演虞姬 ，实 际 上 他就把 自 己
当成虞姬 了 。但我跟他不一样 ，我是个正常
的人 ，我知道那是戏 ，人生是人生 ，戏是戏 。
所以 我很 同 情他 ，很理解他 ，但我不能跟他
一样 。我就把握在这样一个分 寸 上 。我和
菊仙 的 关 系 则完全不 同 ，是现实生 活 中 男 女
的爱情 。我扮演的段小楼 ，在舞台上是楚霸
王，在 生 活 中 他也想处处 当 英雄 ，而菊仙恰
恰喜欢段小楼这一点 。在花满楼妓院 ，当 一
帮人 要欺负菊仙时 ，段小楼挺 身 救 了 菊仙 ，
当了 一 回 英雄 。菊仙 因 为喜欢段小楼 ，所以
故意把 自 己 弄得很凄惨 ，希望得到段小楼英
雄般 的保护 ，段小楼也满足了 她 。后来随着
剧情的发展 ，他们逐渐相爱并结 为夫妻 。

记者 ：你在 影 片 中 演京剧 演 得 很 有 味
道，你从前演过京剧吗 ？还是你现学的 ？

丰毅 ：我过 去 在 文 工 团 唱 过 两 年 样 板
戏，所 以 多 少有一点基础 ，但主要还 是这次
请了 中 国 京剧院4位老师进行了一段强化训
练，每天练功 、吊 嗓子 ，很辛苦 ，收获不小 ，汗
水总算没 白 流 。

记者 ：你今后的拍摄计划是怎么安排的 ，
能不能给我们先透露一下 ？

丰毅 ：我马上要
去成都拍台 湾与 峨
影联合摄制 的武打片
《 道亦有道》。9月 回
北京拍《西楚霸王》，
这是香港和大陆合
拍的 一部大 制作 。
明年 3月 拍 《武 则
天》，这样 ，到明年这
个时候 的 拍摄计 划
就已经全排满了 。

编辑部 的 故 事　陈 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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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一位房客翻着西班牙语字典给公寓 的女总管写 了一
张条子：“昨天晚上在我的房间里竟然有老鼠打架 ！”

晚上房客回 到房间后发现了 回条 ：“先生 ，这么低的房租
难道你还要看斗牛不成。”

▲ 星期 日 ，理发店很忙 。有位男 士推 门 探进头 ，看到满
屋的人后问 ：“还要等 多长时间？”

“ 至少一个半小时。”理发师回答 。使人感到惊奇的是 ，
他却 高 兴 地进 了 门 ，找 了 个 座 并 且 耐 心地翻 阅 所 有 的 杂
志。终于轮到他了 ，理发师对他 等候那么久 表 示歉意 。

“ 别 抱 歉 了 ，”他 回 答 说：“我 不 着 急 。今 天 ，我
妻子 要我去刈 草坪。”

▲ “唉 ，拉丁文真难学！”
“ 我倒 觉得拉 丁文还好学 一 点 ，达 尔文才最难学 呢！”
▲瓦夏 ：“爸 爸 ，你为什么 没有 小 汽车？”
父亲：“因 为我买不起。”
瓦夏：“怎样才 能买小 汽车呢？”
父亲：“你 现 在 用 功 学 习 ，长 大 了 就 能 买 小 汽 车了”。

瓦夏：“那 你 小 时 候 为 什
么不 好 好 学 习 呢？”

“条子”的“艺术特色”
（ 商洛 ）　李 岚

大千 世 界 ，无 所 不 有 。在 走 后 门 “批 条 子 ”暂 时 没 有 列 入
“ 重 点 对 象 ”之 时 ，“白 条 子 ”却 “乘 虚 而 入”，弄 得 最 高 领

导机 关 几 乎 达 到 “动 怒 ”的 程 度 。风 波 还 尚 未 平 息 下 来 ，又 悄
然冒 出 了 个 拿 着 邮 局 汇 款 单 取 不 出 钱 的 “绿 条 子”……我 真 不
敢相 信 ，天 长 日 久 ，以 后 说 不 准 还 会 出 现 什 么 “条 子”。

“ 批 条 子 ”问 题 前 几 年 说 得 多 了 ，现 在 又 提 起 来 ，不 免 有
点“讨 人 嫌”。嫌 就 嫌 吧 ，但 我 还 想 赞 言 几 句 。

按内 容 划 分，“批 条 子 ”和 “白 条 子”、“绿 条 子 ”本 不
属“同 类 行”。但 如 今 “批 条 子 ”已 成 了 “走 后 门 ”、“钻 黑
洞”之 类 的 专 用 词 ，冠 之 以 “黑 条 子 ”不 算 太 过 分 。黑 者 ，不
光明 正 大 也 。于 是 乎 ，几 种 “条 子 ”都 着 了 “色”，完 全 可 以
统称 为 “条 子 问 题”。其 “艺 术 特 色 ”可 归 纳 为 以 下 几 点 ：

其一 是 “艺 术 创 新”。“条 子 问 题 ”历 史 上 没 有 典 故 ，辞

书中 也 没 有 收 进 ，可 以 说 是 二 十 世 纪 后 半 期 新 兴 的 “现 代 艺 术 ”
的一 大 “创 举”。值 得 一 提 的 是 ，“绿 条 子 ”因 邮 政 汇 款 单 上 的 文
字是 用 绿 包 油 墨 印 刷 的 而 “命 名 ”，可 谓 “艺 术 ”上 的 “大 突 破”。

其二 是 “表 现 手 法”。“黑 条 子 ”主 要 体 现 在 “官 员 ”身 上 ，其
“ 手 脚 ”已 伸 到 政 治 、经 济 及 社 会 生 活 的 各 个 领 域 和 角 落 ；“白 条
子”是 人 皆 知 的 熟 语 ，多 用 于 粮 食 、棉 花 、生 猪 等 农 副 产 品 收 购
中，其 范 围 大 ，覆 盖 面 广 ；“绿 条 子 ”表 现 形 式 较 为 单 一 ，专 用 之 汇
款兑 现 ，手 法 也 具 有 显 明 特 点 。

其三 是 “典 型 意 义”。“黑 条 子 ”大 到 把 “死 人 ”能 “批 ”活 ，小
到占 便 宜 少 掏 点 “腰 包 ”，是 以 权 谋 私 、贪 赃 枉 法 的 “通 行 证”；“白
条子 ”大 喊 大 叫 了 好 几 年 ，成 了 屡 禁 不 止 的 “老 大 难”，许 多 地 方
出现 了 旧 条 没 兑 现 ，新 条 又 “卷 土 重 来 ”的 恶 性 循 环 ，成 为 “巧 取
豪夺 ”的 “挡 箭 牌”；“绿 条 子 ”在 今年 春 节 前 后 “大 打 出 手 ”，四 川 、
湖北 等 6个 省 待 兑 汇 款 高 达20多 个 亿 ，光 一 听 数 字 就 足 够 “典 型 ”
了，群 众说 这 是 “变 相 挪 用 ”的 “护 身 符”。

通过 简 要 分 析 。得 出 的 “总 体 艺 术 ”结 论 是 ：“条 子 ”问
题不 仅 是 个 社 会 经 济 问 题 ，而 且 是 个 重 大 的 政 治 问 题 。它 从 本
质上 降 低 了 人 民 群 众 对 党 和 政 府 的 信 任
值，损 害 了 国 家 和 人 民 利 益 ，严 重 挫 伤 了
人民 群 众 的 生 产 积 极 性 ，不 利 于 整 个 社 会
发展 和 安 定 团 结 ，必 须 坚 决 制 止 ，不 可 等
闲视之 。

需要 声 明 的 是 ，我 不 是 研 究 “条 子 ”
问题 的 “专 家”，上 述 关 于 “条 子 ”问 题

“ 艺 术 特 色 ”的 初 探 ，只 是 一 点 浅 显 的 见
解而 已 ，若 有 有 妥 之 处 ，欢 迎 商 榷 ！

原野 之 晨

摄/李 强 诗/王 军平

在每 一 个 早 晨
默默 伫 望

谁能 看 见 你 眼 里
晶亮 如 星 的 泪 光
背后 的 那 棵 树
总有 一 天 会 将 绿 色 歌 唱
紧裹 青 春 的 热 梦
春天　待 你 在 远 方

文史 觅 踪

蔡伦 后 裔 今 何 在

文　张 民　蔡 润

从所 周 知 、造纸术是 中 国 的 四 大 发 明 之一 ，蔡伦造纸成功于
元兴元 年 ，公元105年 向 汉和帝献纸 ，距 今 已 有1880多 年 了 。

可是对于蔡伦 的 后 裔分 布 情况知道 的 人还不 多 。其主要原
因是 ：人 们 认 为 ：蔡 伦 十 五 岁 （公 元
7 5年 ）选 进 皇 宫 作 为 太 监 。太 监 是
不能娶 妻生子 的 。可是为 啥又会 出
现后 裔 呢 ？这个 谜 ，至今 还 没 有 被
透露 。

本文 作 者 之 一 的 蔡 润 说 ：我 童
年时随父辈到陕西洋 县贯溪 乡 白 庙
村“牌码”。祈子 山 底蔡家坡和龙亭
蔡伦 墓扫墓 。青年时通过对 几 处古
墓古 碑 的 逐 步 了 解 ，发现 自 己 确 是
蔡伦 的 后裔 。

1 986年 5月 在 陕西 洋 县 贯 溪 乡
白庙村 查找 出 的 清道 光二十 一年 的
一通 《蔡 氏 谱 系 碑 》上 明 确 记 载 着 ：
“ 蔡 氏 居 洋 邑 东 者 三 处 ，由 汉 迄 今 ，
人称老 户 ，虽 无谱可考 ，而东 西二沟
蔡姓 与 我 白 庙 村 一 里 当 差 ，实 冈 宗
也，乃 皆 出 自 汉 龙 亭 侯蔡 伦 之 苗 裔
者。（白 庙村就是今 白 鹤观村 ）此碑
文又载道 ：明 末 世乱 ，众族 人避难千
盘，为 寇所 困 ，幸 存 者 十 之 一 二 ，以
坟墓 多 而 人 烟 少 也。”清 咸丰 三 年
《 蔡 氏 先 祖碑 》载 ：“良 善忠 爱 始祖 ，嘉
庆十 六 年 杜 村 居 焉。”蔡 良 善 就 是
蔡润 的 前 五 辈 祖 先 ，这 就 是 以 证 明
龙亭杜村蔡姓是嘉庆十 六 年 由 白 庙
村迁 来 的 ，其 目 的 便 于 管 理始祖蔡
伦坟墓 。

白庙村原有
宋、明 、清时期 古
碑三 通 ，我 们 每
年去 扫 墓 ，碑 石
可观。1958年 此
地修 渠 、修 路 时
才抬走 。据父辈

回忆 ；宋 代 那 通 碑 首 行 载 着 ：
“ 蔡 氏 居 白 庙村 者 ，与蔡家坡蔡
姓冈 宗 也 ，大 业 六 年 汉 江 暴
溢。溺 宅而毁地 ，不可居 焉 ”蔡
家坡 在 今 洋 县 祈子 山 底 ，临 汉
江南 岸 的 村 子 ，距 龙 亭 较远 而
偏僻 ，可 见蔡 姓 户 族 是隋 朝 大
业六 年 由 蔡家坡而迁到 白 庙村
… …别 处蔡性远离始祖蔡伦之
墓，从 那 时起 就 由 杜 村 姓 蔡 一
户去扫墓祭祖 。

国家 为 缅 怀 蔡 伦 ，历 代 封
墓，置 祭 田 ，直 到 清 末 有 增 无
减。到 民 国 二 十 六 年 （公 元
1937年 ）除 蔡 伦 墓 处 的 祭 田 未
变外 ，其 它 地 区 由 多 到 少 。这
些祭 田 都 由 杜村姓蔡 者找 当 地
人代耕 。直 到解放后合作化时
才交 了 祭 田 。

由汉迄今 ，蔡伦 以 及 以 后
的先祖坟墓分布在 几 处 ，除龙
亭的 蔡伦墓外 ，还有蔡家坡 、
白庙村 、杜村共计一百三十 座
坟墓 。

据流传 ：公元一一 四 年 ，
邓太 后 因 蔡伦 发 明 纸有 功 于人
类，封他 为龙亭侯 ，食 邑 三百
户，并把龙亭 由 亭升到 县 ，定
名龙亭县 。

蔡伦 中 年时 ，曾抱养龙亭 县 县 长之子 ，取学 名 蔡兴 ，乳名 兴 儿 。
建光 元年蔡伦蒙冤遭受迫 害 后 ，蔡兴和 当 地人 民掩埋家 父之后 为避灭

门之祸 ，从龙亭 隐 居 到 汉 江南 岸祈子
山底 的 蔡家坡 以 农 为 生 。据 考查 ，此
地当 时草 木 荒林 、无 有 人 烟 ，其地 名
是蔡兴居住后 取 名 而得 。

汉桓帝即 位后 ，为蔡伦平反 昭 雪 ，
支拨重金 ，由 地方官府整墓冢 ，建 祠庙 、
树碑石 、置祭 田 。

此后蔡兴 的 后代蔡升 ，蔡升的后代
蔡龙 、蔡炳 皆 以蔡伦后裔 的 身份代代参
加祭祀始祖活动 。从明代万历 年 间 ，杜
村的蔡户 代表蔡佩盛 ，到清代嘉庆时期
的蔡芹 ，民 国 时期的蔡邦 昌 等每年 以后
裔身份参加官方举办的 春秋 祭祀 活动 ，
直到1929年官方祭祀活动停止为止 。

到现 在 杜 村 蔡 家 户 已 有 30多 口
人，每 年 清 明 去 给 先 祖 扫 墓 、献 花 ，在
蔡祖相 前拍 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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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　思 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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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与 状 元

文薛振东

姓名 是人 的 一个 代号 ，本无 高 低贵贱之分 ，也 无吉 凶
福祸 之 兆 。然 而 ，迷信 、专 治 、昏 庸 的 封 建 统 治 者 ，却常在
姓名 上 作 文 章 ，连 被 称 之 为 “国 之 盛 事 ”的 科 举 也 不 能 例
外。

明嘉靖二十二年 （公元1544年 ）甲 辰科殿试 ，预定 的 状
元是吴情 ，由 于 “吴”“无 ”同 音 ，听起来像是“无情”。嘉靖
帝说 ：无情之人 岂能居首 ？一位堂堂正正凭学识考 出 来的
状元 ，只 因 姓名 不合 上意 ，便被 罢 免 了 。无独有偶 ，请顺治
十二年（1655年 ）乙 未科殿试 ，拟定 的 状元是王揆 ，与 《王魁
负桂英 》戏 中 的 王 魁读音相 同 ，顺治帝听到此名便想起了 那
个流传极广 的 戏 曲 故事 ，开玩笑 说 ：“是负心王 魁 么？”君
口无 戏言 ，王 揆 立 即被从 状 元 的 宝 座 上拉 了 下 来 ，降 为 三
甲。

秃子 忌 光 ，皇 帝 也 有 忌 讳 。明 成 祖 二 十 二 年 （公 元
1424年 ）甲 辰廷 试状 元为孙 日 恭 ，当 时字 皆竖 写 ，日 居恭上
便成了 “暴”。永 乐 帝看 了 很不是味 ，因 为 他血战数载 ，才
将其侄建文帝赶下台 ，登上皇帝的宝座 ，并对建文帝的大臣
肆意杀戮 ，排除异 己 的手段十分残暴 ，却又十分忌讳那个暴
字，孙 日 恭便 因 名而失 却 了 状元 。明 成祖将探花 （第 三名 ）
邢宽移至榜首 当 了状元 。他认为这个名 字好 ，邢宽 ，刑政宽
和么 ！多会替 自 己涂脂抹粉呀 ！

慈禧 太 后 也 是玩味文 字 的 老手 。同 治 七 年（1868年 ）
殿试后王 国 钧被列为一 甲 ，慈禧看后不悦 ，“忘 ”记 国君者怎
能位居 前 列 ？这一牵强附会不要紧 ，王 国 钧一下 由 一 甲 跌
入了 三 甲 。同 是这位慈禧太后 ，在光绪三十 年（1904年 ）最
后一次科考殿试时 ，只 因 她对康有为 、孙 中 山 怀 有素怨 ，便
把和康 、孙 同 乡 （都是广 东 人 ）的 本科状元朱 汝珍打入 了 另
册，而将名 次稍后的 刘 春霖 点 了 状元 。她认为 ，刘是直隶肃
宁人 ，肃 宁 者 ，肃靖安 宁 也 ，春霖则是春风化雨晋降甘霖之
意，这都是摇摇欲坠的清廷梦寐 以求的 。但这个吉祥的名子
未能挽救一个腐败无能的王朝 ，在她这次点状元后仅七年 ，清
王朝就和她一样寿 终 正 寝 了 ，这恐怕 是她所料不及 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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